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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说民国广州单车：

工薪阶层买一辆需三个月工资

1、 给交警配发单车， 用

以追捕肇事汽车

自行车在民国时期有很多别

名。

抗战时， 《大公报》 出过一

期 《自行车专页》， 刊有这么一

段话：

自行车 ， 又名 “自由车 ”，

《辞源》 上叫 “自转车”， 习俗叫

做 “脚踏车”， 还有人颠倒过来

叫 “踏脚车”， 北方又叫 “钢丝

车”。 其中最不合理的要算叫钢

丝车， 其不合理与北方叫人力车

为 “胶皮” 一样。 自行车、 自转

车与自由车亦名实不符， 最相称

的还是脚踏车， 但踏脚车又似费

解了。

到了广州， 自行车又叫 “脚

踏单车 ” ， 简 称 “单 车 ” 。 如

1930

年

7

月广州市公安局发布

公报称：

那时汽车时有伤毙人命之

事， 其中能将司机捕获惩办者固

多， 而被司机乘机免脱者亦时有

所闻。 此虽截车之法尚有未周，

而警察跑步追车亦极困难之事。

故除已积极筹划截捕汽车善法

外， 昨并通饬各区， 对于交通警

察， 授以驾驶单车技能， 将来拟

置备脚踏单车多辆， 发给各交通

警察， 以备追捕汽车之用。

市区汽车多， 常出车祸， 肇

事司机多驾车逃逸， 交警凭两条

腿去追， 肯定追不上， 所以局里

决定给交警配发单车， 让交警骑

着自行车追捕肇事汽车。

1931

年初夏 ， 广州市公安

局果真将计划付诸实施， 给交警

配了自行车 ， 不过不是每人一

辆， 而是每三人一辆。 为什么不

能增加到每人一辆呢？ 因为那时

候的自行车比较贵， 无论是买车

还是养车， 都要花很多钱。

抗战初期， 广州市区中学生

选用的国语教材上有一篇文章，

讲的是菲律宾华人小学生朴兴桥

捐款抗日的故事 。 朴兴桥说 ：

“我在学校里当童子军， 想买一

辆单车， 可是家里穷， 一下子拿

不出那么多钱， 于是每天把零食

钱放到一个竹筒里， 攒了整整三

年， 终于可以买一辆三十五块钱

的单车了。 现在日本人打我的同

胞， 我决定不买了， 把这些钱送

到中国打日本人！”

三十五块钱可不是小数目，

日军侵入菲律宾前夕， 普通店员

月薪才九块钱， 不吃不喝攒小半

年工资， 仅够买一辆自行车。

上海沦陷时， 一部全新自行

车七百多块， 那时工人的工资有

多高呢？ 平均两百多块

(

日伪政

府发行的中储券

)

一个月。 换句

话说， 对工薪阶层而言， 买全新

自行车需要积攒三个多月工资，

买二手自行车也需要积攒两个多

月工资。

老作家流沙河先生在其大作

《为成都人叫魂 》 当中回忆说 ，

抗战前一辆单车在成都要卖一百

五十块大洋， 是一个壮年劳力三

年的工钱， 相当于一个中学特级

教师五个月的工资。

所以对那时候的中国普通百

姓来说， 花一百多块大洋买辆自

行车， 绝对是一笔不菲的开支，

绝对是一次相当奢侈的消费。

鉴于自行车如此昂贵， 所以

普通市民在拥有了一辆自行车之

后， 会把它当成宝贝一样看待，

万一哪天被小偷顺走， 那简直就

像天塌了一样。

民国报纸上刊登过一则市井

新闻： 某小偷正偷一辆非常破旧

的自行车， 被车主阿唐抓住了，

阿唐发了疯似地打他， 差点儿把

他打死。 一辆破自行车而已， 至

于吗？ 原来阿唐是一个报贩， 每

天凌晨都要骑车赶到报社领报

纸， 自行车就是他的饭碗， 而这

辆自行车是他借高利贷买下来

的， 欠债还没还清， 真被偷走的

话， 阿唐只有跳河了。

2、 1949 年前， 生产单

车的关键零件需进口

事实上， 无论是从购买的难

度上讲 ， 还是从拥有的数量上

看， 民国时期的单车都比今天的

汽车贵重。

论购买难度， 现在工薪家庭

买一辆国产入门轿车就跟玩似

的， 而民国时期却没有完全国产

的自行车。 截至

1949

年， 即使

是在自行车制造工业最为发达的

上海， 也没有一家车厂造得出齿

轮、 牙盘等关键零件， 大家只能

生产车架、 车把、 链条、 鞍座、

脚踏、 辐条， 核心部件仍需从美

国进口， 然后再配以国产零件，

组装成一辆号称 “国货” 的自行

车。 正是因为不能完全国产， 所

以售价昂贵： 一辆普通自行车的

售价相当于一个苦力三年的工

资、 一个工人两年的工资、 一个

技师一年的工资、 一个中学高级

教师半年的工资。

乍听上去， 民国时期的单车

好像并不算特别贵———现代白领

攒几年工资可以买一部汽车， 民

国苦力攒几年工资可以买一部自

行车， 差不多嘛！ 其实不然， 因

为民国工薪阶层的绝大多数收入

都要拿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开

支 ， 不欠债就等于祖上烧高香

了， 再想攒钱难比登天。 等买过

了口粮、 交过了房租， 就不太可

能攒钱买自行车了。 另外还有一

个因素： 咱们现代人买汽车可以

分期付款， 民国人买自行车则享

受不到这一便利， 所以购买难度

要更大一些。

再从拥有数量上看， 现在一

线城市即使做不到常住居民每家

每户一辆汽车， 或许也达到了几

户一辆的水平。 而民国时期呢？

截至

1936

年， 广州市区常

住人口一百二十万， 自行车不到

七千辆， 将近每二百人拥有一辆

车； 上海市区常住人口一百六十

万

(

如果计入农民工则在三百万

人以上

)

， 自行车一万二千辆 ，

平均每一百三十多个人拥有一辆

车。

由此可见， 民国的单车比今

天的汽车还要稀缺得多。 稀缺到

什么地步呢 ？

1930

年 ， 一个在

北京做保姆的女士回到老家河

北， 向她的老姐妹吹嘘她在京城

见到了自行车： “两脚一动， 轱

辘就会转， 好像是画儿上的那个

哪吒 。” 老姐妹听了两眼发直 ，

直念阿弥陀佛。 可见内地省份很

多人从来没见过自行车， 遑论购

买。

3、 买单车要办牌照， 拥

有者被划归到富人的圈子

由于单车的昂贵和稀缺， 所

以买单车的人也就被政府划归到了

富人的圈子， 所以政府要通过向单

车征收捐税的形式 “劫富济贫 ”。

1931

年， 广州市公用局发布公告

如下：

本市自用及营业脚踏单车二十

年牌、 照， 由今日起开始换领。 仰

各单车车主一体知悉， 务于本年四

月一日起至月底止 ， 依期驶车来

局， 听候查验， 照章缴费， 换领二

十一年牌、 照， 方准行驶。 一经逾

期 ， 定必照章执行处罚 。 幸勿违

延， 切切此布。

通过这份公告可以看出， 那时

候的单车跟汽车一样要办理车牌和

驾照， 一样要去车辆管理部门办理

年审。 如果没有车牌和驾照， 如果

没有通过年检 ， 是不准上路行驶

的。 要是你非要上路呢？ 被交警逮

到一定罚钱。

1942

年 ， 上 海 伪 政 府 出 台

《取缔脚踏车暂行罚则》， 明确规定

了单车无牌照上路的处罚细则：

已领号牌而未钉挂者， 罚国币

五元；

已领执照而未携带者， 罚国币

五元；

牌照全无者， 罚国币十元， 仍

须至公用局登记， 领取牌、 照， 并

向财政局缴捐后方准行驶；

借用他人牌 、 照 ， 蒙混行驶

者， 罚国币十元， 并将所借牌、 照

没收 ， 仍须至公用局登记 ， 领取

牌、 照， 并向财政局缴捐后方准行

驶；

行车执照与号牌号数不符者，

罚国币五元；

伪造牌、 照者， 将原车没收，

车主依法究办。

此处所谓 “号牌”， 即经政府

编号的车牌 。 此处所谓 “执照 ”，

即今日所说驾照。 自从新中国成立

以来， 自行车上路就无需驾照， 只

需登记上牌或在车身上打一处钢印

编号。 到了今天， 连登记上牌和打

钢印的政策也都完全取消了， 随便

从哪家买一辆自行车， 随时可以上

路行驶。 可是民国时期既要车牌，

又要驾照， 两者缺一， 就要罚款，

如果伪造车牌和驾照， 甚至还有可

能被交警没收车辆。

办牌照当然要花钱 ，

1930

年

广州市 政 府 规 定 ： “单 车 号 数

牌每年更换一次 ， 收银五角

(

毫

洋

)

……行车执照收银三元

(

毫

洋

)

。” 每年审车时换发一次车牌，

每次收毫洋五角。 自行车驾照则只

需申领一次 ， 办理费用是毫洋三

元。

4、 拥有单车者要定期缴纳

车捐， 类似于现在的车船税

除了车牌费和驾照费， 民国自

行车的车主还要定期缴纳车捐， 类

似于现在的车船税。

现在汽车的车船税是全国统一

的， 只要车辆类型相同， 无论在哪

个城市， 缴费数目是一样的。 而民

国车捐则是一个城市一个标准。

据

1930

年 《北平特别市脚踏

车管理规则》： “每辆每年纳捐一

元

(

大洋

)

。” 一年缴一块大洋。

据

1929

年 《上海特别市脚踏

车管理规则》： “每年每辆纳捐二

元

(

大洋

)

。” 一年缴两块大洋。

据

1930

年 《青岛特别市脚踏

车管理及征 收车捐 暂行 规则 》 ：

“自用脚踏车每期捐洋六角， 营业

脚踏车每期捐洋一元。” 这里一期

指的是一个季度， 家庭自用单车每

季度缴纳大洋六角， 等于一年缴纳

大洋两块四角。 如果是出租性质的

单车， 则每季度缴纳一元， 一年缴

纳四元。

据

1932

年建设委员会浙江经

济所整理成书的 《杭州市经济调

查 》

(

上编

)

： “脚踏车捐于七月

开始征收， 每辆每季纳捐五角

(

大

洋

)

。” 每季度缴纳大洋五角， 每年

缴纳大洋二元。

广州市政府则是这样收缴车捐

的： “营业单车每月纳捐二元

(

毫

洋

)

， 自用单车每季纳捐三元。” 出

租用的自行车每月缴纳毫洋两块，

非营业自行车每季度缴纳毫洋三

块 。 一季度三块 ， 一年就是十二

块， 按毫洋与大洋汇率， 一块四角

毫洋兑换一块大洋， 所以十二块毫

洋等于大洋八块多， 所以广州单车

的车捐非常之高。

为什么广州把车捐定这么高？

一是因为当时广州经济发达， 广州

人相对有钱； 二是因为广州市政与

文化教育事业稳居全国首位， 必须

开征足够多的税种和足够高的税

费， 才能弥补市政支出和文教支出

所造成的财政缺口。

5、 为何广州车主要把车牌

钉在车轮的辐条上

最后我们来看看民国人将车牌

钉在自行车的哪个部位。

1935

年第

60

期 《四川省政府

公报》 载： “自用及营业脚踏车领

到号牌后， 须钉挂于车前柱与横柱

交叉处， 以便稽查。” 把车牌钉在

车座前方， 车把后方的位置， 不容

易丢失。

1930

年，青岛规定：“公用局发

给之号牌须钉于后车轮支架之右

方。”为什么要把车牌钉在后轮支架

的右方呢？ 因为国民政府规定全国

人民靠左行驶

(

抗战胜利后又要求

靠右行驶

)

，车牌钉到右边，才能让

站在街道中间执勤的交警看见。

1932

年 ， 济 南 市 则 规 定 ：

“号牌须钉在后座后面。” 这跟现在

汽车牌照和摩托车牌照所钉的位置

是一样的。

那么广州单车的车牌又钉在哪

个位置呢？

当时广州单车的车主习惯把车

牌钉在车轮的辐条之上， 这样做有

一个 “好处”： 车轮转动， 车牌也

跟着飞转， 当你违章的时候， 交警

只要抓不住你， 就没有办法抄牌开

罚单。

相关链接：

民国影星缘何热衷骑单车

民国年间， 普通市民把自行车

当成重要财产， 有时候就连电影明

星也把自行车当成了自己的宝贝疙

瘩。

1941

年第

88

期 《青青电影日

报》 刊登明星丢车八卦一则：

周起进进出出， 总是用着他的

一辆脚踏车 ， 在马路上风驰电掣

的， 一忽儿来， 一忽儿去， 因此电

车、 公共汽车浑然与他无关。 有一

天， 周起从家里出来到公司里去，

忽然发觉脚踏车不见了。 周起对于

这脚踏车好像是朋友一样， 一旦遗

失， 好不伤心。 他四处找寻， 总不

得要领， 于是只好听天由命。 不料

过一会儿去看看， 这辆脚踏车仍好

好的放在原处， 这一来一去， 真像

变戏法一样。 后来有一个朋友来向

周起说： “刚才借你的车， 没有通

知你， 你找苦了吗？” 周起才知道

是这位仁兄借去的， 并没有鬼祟作

怪。

周起是民国时代电影大腕， 曾

经出演影片四十多部， 还跟周璇共

演过一部 《三笑》。 在

1941

年， 他

出演一部电影的片酬已经高达十万

元

(

法币

)

， 就他个人财富而言， 自

行车绝对不是珍贵物品。 可他骑惯

了这辆自行车， 于是这辆车也就成

了他的 “爱车”， 在他心目中也就

变得贵重起来。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 民国时期

并不是没有汽车， 周起干嘛不直接

买汽车， 非要骑辆自行车 “在马路

上风驰电掣” 呢？

民国明星确实有买汽车的， 梅

兰芳买过， 胡蝶也买过， 但是到了

后来， 他们的小汽车就不灵了。 为

啥？ 因为正闹世界大战， 全球都闹

油荒， 尚未出产石油的中国尤甚。

从

1941

年到

1945

年这几年， 国统

区的国民政府和沦陷区的日伪政府

都在限油， 加油站供油限量， 私家

车加油凭证， 当局号召 “油改气”、

“油改炭”， 甚至要求车主用豆油和

桐油来代替汽油和柴油。 公共汽车

和长途汽车都改成了木炭汽车。

因为油荒， 所以明星们的汽车

就束之高阁了， 电影界里四轮变两

轮之风盛极一时。

1943

年 《申报》

有一则新闻的题目叫做 “男女明星

的脚踏车热”：

周璇花七百多块

(

中储券

)

买

了一辆新车， 结果， 学车跌断了脚

踝骨； 陈云裳花四百多块买了一辆

七八成新的二手车； 陈娟娟的奶婆

禁止娟娟在夜里踏脚踏车； 刘琼也

骑了一辆车子凑热闹……因为明星

们不便乘公共车子 ， 所以三十六

着 ， 还是自备两轮车子为上乘的

了。 备一部包车， 要用一个车夫，

实在吃勿消， 因此自由车威风了起

来。 （李开周）

据 《羊城晚报》

民国时期中国最通行的自行车款式


